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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十年来,华裔作家的集体创作,使得美国“东方主义”

的幻想逐渐破灭,华裔作家用英文书写的小说、诗歌、戏剧等

文学作品的出版,犹如华人愤怒的呐喊声,打碎了西方自我陶

醉、自我标榜的美梦。1988 年黄哲伦以《蝴蝶君》一剧夺得了

声誉卓著的托尼奖，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华裔剧作

家。此剧广受后殖民研究者的喜爱。比如：李道全通过对《蝴

蝶君》中华人男性形象的解读,指出:“华人男性他者身份的建

构,既有西方霸权文化干预的因素,也有华人男子主动模拟。

华人男子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操控,而是积极采取模

拟策略,艰难地实现身份的自我表述”[1] (52)。另外，陆薇用霍

米·巴巴的“模拟、含混与杂糅”的概念解读《蝴蝶君》对歌剧

《蝴蝶夫人》的模拟，“《蝴蝶君》从始至终都被放置到了《蝴蝶

夫人》的叙事框架之中[2] (90)。本文将在东方主义的基础上，引

入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殖民关系和性别关系做深入的

解读。此时，剧中主角伽里马和宋丽玲已不仅仅代表他们个

人，而是东方与西方，男性与女性的代表。

一、殖民关系的颠覆

在《东方学》一书中, 萨义德对东方做了总结：东方是西

方的“他者”，这就意味着东方的存在是西方形象、观念、个性

和经验的鲜明对比。因此，东方和西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

系，西方妄图君临东方。而东方学就是西方用来统治、重构并

保证西方对东方有绝对权力的霸权模式。赛义德总结了历史

上西方对东方的描述:人们用许多词来表达东西方之间的关

系,“东方是非理性的,堕落的,幼稚的,不正常的;而欧洲是理

性的,贞洁的,成熟的,正常的”[3] (49)。因此，传统的殖民关系是

西方君临东方，作为殖民者的西方人对被殖民者东方人普遍

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妄图去征服占有东方。

伽里马对东方的观点深受法国作家普希尼的名剧《蝴

蝶夫人》的影响。《蝴蝶夫人》表面上是日本女子为了对美国

军官的爱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故事,但是实质上却影射了东西

方之间的关系;表面上是男女关系,实际上又是主宰与顺从的

关系。由于这部剧，伽里马认为东方女性都如巧巧桑一样温

顺、柔情、羞报、脆弱。“因忠贞而死亡 /胜过活着 /带着耻辱

活着”[4] (25)这一句话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，他渴望拥有一个蝴

蝶夫人。另一方面，他的妻子和朋友对东方抱有很明显的鄙

视态度。当他对妻子提到宋丽玲的演出时，她直接问道“他们

也有歌剧？他们用中文演唱吗？或者，也可能—用意大利语？”
[4] (19) 歌剧一直被认为是高雅的艺术，是属于西方的，因此，海

尔佳的质疑是：落后的东方竟然也能表演西方的歌剧？整部

剧中海尔佳从未赞美过东方，在她心中中国人不过是跳梁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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丑，是衰老的象征（包括文明）。而伽里马的朋友马克不止一

次的提到“我们是外国鬼子”，所以我们对中国人不要用礼

貌，他的经典台词“他们（东方人）害怕我们，瑞内。他们，他们

的女人害怕我们。他们的男人—他们的男人恨我们。”[4] (25) 从

他们三人的观点来看，他们都认为他们西方人是凌驾于东方

人之上的，他们可以去占有、鄙视、支配东方人。

但是，实际上，伽里马本身只是一个懦弱的、不善于交

际的男人，在他的生活中，他从未获得支配的地位。就连跟女

性的相处中，女性也永远是强势的一方。他一直渴望去支配

一切，所以当他才十二岁时，看到他叔叔房子里的艳女杂志

（只要花费三四美元，就能弄到七八个女人）时，他的身体开

始哆嗦，“不是因为性欲—不，是因为权利。放在这里的这些

女人，足有一架之多—我想让她们干什么，她们就会干什

么。”[4] (10)他认为巧巧桑是“理想的女子, 她美丽又勇敢”[4] (5)能

对他言听计从，就像针尖上的蝴蝶一样无法挣脱主人的束

缚。正是针对他的这种帝国主义思想，宋丽玲才能成功的潜

入他身边进行间谍的任务。他们之间的博弈，以东方的胜利

为终结。宋丽玲作为一个男人成功的扮演了一个完美的东方

女性，践行了他的断言“只有男人知道如何扮演一个女人”[4]

(63)，他之所以能成功的扮演好伽里马心目中的完美东方女

性，是因为他了解西方人的心理，他知道怎样与伽里马周旋

能让伽里马对他（她）感兴趣，他了解伽里马会怎样追求他

（她）等等。总之，他了解伽里马这个西方男人，这正是他成功

的颠覆了殖民关系的基石。

这部剧颠覆了传统戏剧《蝴蝶夫人》的东方顺从于西

方，西方征服东方的殖民模式。“黄哲伦的《蝴蝶君》文本,是

给西方殖民主义者一个警示:对东方的幻想只能导致西方的

最终失败”[5] (117)传统的观念认为：东方女人充满了异国情调,

她们顺从、温柔、乐于为爱献身;东方男人则愚昧、无能,只能

听别人的摆布，但是宋丽玲以他雌雄莫辩的身份对这种东方

主义观点进行了最彻底的颠覆。

二、性别关系的重构

《蝴蝶君》明确的表现了殖民关系和性别关系的交汇点。

首先，性别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剧中的主角不断在建构自己的

性别身份。这部剧的剧名就给人一种含混不清的感觉—缩写

字母 M.,在法语里它既是“夫人”(Madam/Madernoiselle) 的缩

写,也是“先生”(Monsieur) 的缩写。因此，从剧作名称就可以

看出剧中人对性别身份的困惑。

正如，“伍尔夫在小说《奥兰多》中让奥兰多转换性别的

意义,不在于生理性别的改变,而是在于在这个二元文化主宰

的社会里,她 / 他为了生存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,竭力迎

合社会对于男人或女人的期盼。在这个过程中,性别角色在

不断地演变,打破了男女两性的划分模式”[6] (73)。这部剧中，黄

哲伦同样打破了男女两性的划分模式。与奥兰多相似的，宋

丽玲是为了迎合党的需要穿上女性的服装，为了迎合伽里马

的喜好扮演一个脆弱、温顺的东方女子，骗取伽里马的信任

和爱情。当他终于能以男性外貌面对伽里马时，他迷惑了：他

究竟该何去何从？“我是你的蝴蝶。在这件长袍下面，在所有

的东西的下面，始终是我…承认吧—你喜欢我”[4] (89)“那么—

你从没有真正爱过我？只有当我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，你才

爱我?”[4] (89)在他（她）的身上，男性与女性的气质难以分辨，交

融在了一起，既有女性的多情、温驯，又有男性的坚强与果

敢。

同样的，伽里马的性别身份也很难界定，在剧末，他说

道：“死于忠贞比活着…带着耻辱活着更好…19 年，在巴黎

郊区的一个监狱里。我终于找到了她。我的名字叫瑞内·伽里

马—同样作为蝴蝶夫人而广为人知”[4] (93)。就连宋丽玲都说：

“我想你已经变成了更多的东西。更像…一个女人”[4] (90)。伽里

马从开始就只是一个想要逃离西方强势女性的包围，得到一

个温婉的东方女性的懦弱西方男性而已。为了彰显他的男性

气质，他渴望一只蝴蝶，“她带着自己放在袖子褶皱里的所有

财产，来到我们身边，把它们全部展示出来，任凭她的男人处

置”[4] (10)。因此，宋丽玲才能用她的顺从、柔弱打动伽里马的

心。宋丽玲的出现完美的让伽里马满足了他虚无的男性心

理。妻子对他的压制使他更快地投向宋丽玲，比如：由于，结

婚多年没有孩子，妻子就要求他去看医生，他对宋丽玲说到：

“我是个现代的男人，蝴蝶。可是，我不想去。这是同样古老的

符咒。如果我不能有个孩子，我会觉得上帝自己也在嘲笑

我”[4] (50)。由此可见，他不愿意承认他作为一个男性的无能,

只有在最后，当他的幻想被无情的打破时，他才认识到：他才

是真正的“蝴蝶夫人”, 是那个为了爱付出生命的蝴蝶夫人，

他才是那只针尖上的蝴蝶。

在第三幕，当宋丽玲脱下他女性的外衣时，作为一个男

性，他开始掌控逐渐丧失男性特征的伽里马。至此，两位主角

的性别身份开始明确。特别是，当伽里马把刀插进自己身体

后，“一束强烈的灯光照在宋丽玲身上，他作为一个男人站在

那，看着死去的伽里马。他抽着烟……两个词从他嘴里传出

来，蝴蝶？蝴蝶？”[4] (93)。这种性别身份的重构正好迎合了女性

主义者对性别身份的观点，性别身份不是天生的，是后天重

构的。男女的性别身份难以界定，需要依托性别表征，而不是

生理条件。

三、结语

一方面，伽里马之死就意味着西方认为能掌控东方这

种观点的崩塌，颠覆了传统戏剧《蝴蝶夫人》中的东方顺从于

西方，西方征服东方的殖民关系。黄哲伦以他的作品，打碎了

西方自我陶醉、自我标榜的美梦。以此警示西方：如果沉溺于

东方“顺从”的美梦，只会招致灭亡。另一方面，伽里马之死意

味着女性不再是那个顺服的，软弱的，受压迫的一族，女性也

可以冲破性别的界限，构建自己的性别身份,解构男性与女

性二元对立的生理性别分类。总之，《蝴蝶君》阐释了：要想彻

底的颠覆东西方的殖民关系，必需先彻底颠覆男女的性别关

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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